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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society
 

has
 

entered
 

an
 

era
 

dominated
 

by
 

visual
 

culture 
 

and
 

the
 

impact
 

of
 

visual
 

culture
 

has
 

brought
 

about
 

the
 

topic
 

of
 

literary
 

visu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visual
 

culture 
 

literary
 

works
 

increasingly
 

focus
 

on
 

visual
 

narrative 
 

emphasizing
 

the
 

viewing
 

and
 

display
 

effects
 

of
 

the
 

works.
 

As
 

early
 

as
 

the
 

1930s
 

and
 

1940s 
 

Allan
 

Poe
 

skillfully
 

used
 

visual
 

narrative
 

in
 

his
 

works 
 

giving
 

them
 

a
 

strong
 

visual
 

imp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visual
 

narrative
 

of
 

Allan
 

Poe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explores
 

the
 

unique
 

aesthetic
 

logic
 

of
 

visual
 

narrative
 

in
 

hi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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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倫·坡小說的視覺敘事分析

姚麗芳

廣州商學院

摘　 要:當今社會已進入一個以視覺文化占主導的時代,視覺文化的衝擊,帶來了文學視覺性的話題。 在視覺文化

背景下,文學作品越來越注重視覺敘事,強調作品的觀看和展示效果。 早在 19 世紀三四十年代,愛倫·坡就在他

的創作中巧妙地使用了視覺敘事,使他的作品呈現出強烈的視覺性。 本文從敘事結構和敘事話語的角度分析愛

倫·坡小說的视觉敘事,探討視覺敘事在其作品創作中的獨特審美邏輯。

關鍵詞:愛倫·坡;視覺敘事;敘事結構;敘事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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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從文本到圖像的含義遞增對當代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近來,一些學者認為,早在 19 世紀三四

十年代,愛倫·坡就注意到「文字和圖像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①,坡對視覺媒介的敏感使他的作品呈現

出強烈的「視覺性」。 美國學者芭芭拉·坎塔盧波在 2015 年出版的《坡與視覺藝術》一書被認為是第一部探

討坡這一主題的研究作品。 該書考察了坡在創作中對藝術家和藝術品的提及以及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對

視覺錯覺和視覺技巧的偏好。 愛倫·坡在他的作品中「獨特地融合了文字藝術和視覺藝術,他的作品是多

模態和多感官的,超越了學科的界限」 ②。 本文從敘事結構和敘事話語的角度分析愛倫·坡小說的视觉敘

事,探討視覺敘事在其作品中的獨特審美邏輯。

二、
 

文學的視覺敘事

幾個世紀前,文字優於視覺圖像,但在當今視覺文化時代里,視覺敘事重新走入了歷史前台。 有關視覺

敘事的描述在文本中隨處可見,在評論電視電影時使用視覺敘事,在評論網絡視頻時也使用視覺敘事,當然

更多的是使用視覺敘事來評價繪畫作品的意義、目的等等。 儘管視覺敘事是一個時髦詞匯,但是真正了解

視覺敘事概念的不多。
加拿大學者段煉在《視覺敘事的結構與話語》中認為「視覺敘事(visual

 

narrative)是借助視覺性來進行

敘事活動,而所謂視覺性(visuality)則是讓所描述的事物能被看見,其實現過程為視覺化(visualization)」 ③。
視覺敘事包括動態和靜態兩種空間形態。 動態的視覺敘事,一般是指借助於視覺媒介進行敘事的藝術形

式,如影視、動畫等。 而靜態的視覺敘事比較複雜,它不僅包括繪畫、攝影等二維藝術形式,還包括如雕塑、
建築等三維藝術形式,更包括像文學這種可以時空交錯式的特殊藝術形式。

文字作為傳遞意義的符碼在文學敘事中往往承擔內容的部分。 對文學來說,視覺敘事就是作者借助語

言文字的描述來展現事物的圖像,也是讀者在閱讀這些文本的過程中運用自己的視覺經驗和思維能力將充

溢在文本中的視覺意象和視覺符號在發揮想象力的基礎上轉化為圖像。 採用視覺敘事的手法,實則是從文

學形式的視角「重塑」文學內部的敘事結構,即從文學敘事的形式介入文本,並繼而探索抵達意義的路徑。
而語言是文學形式的構成基礎,由何種語言藝術傳達意義就成為一種敘事的策略。

三、
 

愛倫·坡小說的視覺敘事:看與被看的畫框式敘事結構

關於視覺敘事所涉及的敘事結構問題,我們可以用一個類比來說明。 我們觀賞一幅油畫作品,它的畫

框就像一扇窗戶,我們透過畫框這扇窗戶去看框里的畫。 用敘事學的術語來說,畫框與畫的關係構成一個

基本的敘事結構,其視覺性在於看與被看的關係。 對於讀者來說,要通過敘事這種畫框結構感受文學作品

的視覺圖像,完成視覺化過程。 當我們近距離看一幅畫時,它的用筆就如同我們看文學作品中的修辭手法。
而當我們遠距離看一幅畫時,在畫框的框架內,它的構圖就會更清晰地展現出來,我們更能看清畫作所表達

的內容和含義。
在坡的小說中,有很多利用畫框來構築敘事結構獲得視覺性的例子。 《橢圓形畫像》就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篇。 在《橢圓形畫像》 中,敘事者以第一人稱「我」 講述自己身負重傷,意外進入一座城堡休養。 後來,
「我」發現了城堡中一幅少女的橢圓形畫像,並在一卷書冊中發現了對少女的故事記載。 「我」的出場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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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著讀者去看橢圓形畫像和少女的故事,而橢圓形畫像和少女的故事才是要被看的對象。
這種畫框式敘事結構的好處是敘事者的人稱切換,這也是看與被看的視覺關係的豐富與深化。 作者可

以在框里框外跨進跨出,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任意切換,充分發揮畫框結構的敘事功能。 在《橢圓形

畫像》中,「我」的負傷和休養為後面發現橢圓形畫像和少女的故事套上了一個敘事的畫框,雖然框里框外都

以第一人稱敘述為主,但敘事者不是同一人,因為寫少女故事的是別人,這裡暗藏著第三人稱。
再如,在《大漩渦歷險記》中,雖然文本以「我」與老人共同登山開頭,但是隨後講述的是老人航行遇難死

裡逃生的故事。 在《金甲蟲》中,「我」和威廉·萊格朗萍水相逢結交成朋友,但是隨後講述的是萊格朗破譯

尋寶圖的故事。 這種採用畫框的敘事結構形成了看與被看的互動,促成了視覺性的成立。
在畫框式敘事結構中,常常採用「A

 

says
 

that
 

B
 

sees
 

what
 

C
 

is
 

doing」 ④的敘事模式。 敘述者是存在於故

事之中的,但是又不是故事中的人物,是一個潛藏在故事中的敘事聚焦者。 在這一敘事類型中敘述者不參

與主要故事情節中,而是客觀講述人物及事物發展變化的狀態,對所述事件不做主觀的解讀與評議。 也正

因這種畫框式的敘事結構,並沒有過多的闡釋解讀,文本的意義呈現就需要觀者自己主動去解讀,探尋該文

本所要敘說的內涵意義,也使得小說更神秘離奇。

四、
 

愛倫·坡小說的視覺敘事:敘事話語的視覺性

在視覺文化中,詞語與圖像是差異性明顯的兩種媒介,要讓語言符號和視覺符號貫通起來,就要巧妙地

運用視覺話語。 文學本身有著內在的顯像功能。 按照傳統的觀點,文學屬於語言藝術,訴諸心理、想象;而
圖像屬於空間藝術,訴諸視覺。 文學的視覺化觀點看似不合常理,但文學的內在顯象性卻使這種觀點有了

合理性。 文學是以文字來構織一幅幅圖像,欣賞者也是通過文字閱讀在頭腦中形成畫面。 這是文學的特殊

性質。 隨著人類思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作家將自然界中的視覺符號或者視覺要素運用與文本創作中,從
而使得這些客觀存在的事物具備了心理學上的審美意義。

(一)
 

第一人稱的內聚焦視角

在敘事學的研究中,敘述視角直接關繫著情節的編排方式及敘事的結構。 內聚焦是熱拉爾·熱內特敘

述視角分類的一種模式,也可稱為第一人稱敘述視角。 在內聚焦敘述視角的敘事形式中,敘述者是存在於

作品內部的一個視角點的。 不管這一視角點是否會轉變,其總是某一個特定的聚焦敘述點來進行敘述。 從

這個意義上來講,內聚焦敘述視角是作品內部固定點敘述形式,只是這一固定點有時候會轉移,成為多重聚

焦或可變聚焦形式。 在切換不同聚焦人物的時候,敘述事件也會隨之改變。 敘述者可能是這個故事的中心

人物,也可能不是中心人物,只是一個旁觀者,用自己的眼光觀察別人的故事。 甚至,敘述者可能並沒有經

歷被敘述的故事,只是以講故事的形式向讀者敘述。
坡的短篇小說廣泛採用了沒有人名的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視角,這與其文學創作理論緊密相關。 坡的

小說遵循其「效果統一」的理論,在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敘述下,营造更为强烈的氛围,與作品中的其他因素一

起構建統一的視覺效果。
小說《黑貓》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在小說的開頭,故事已經發生了,敘述者「我」作為一個殺人犯,回

溯自己犯案的整個過程和心理變化。 不管讀者相信不相信,他都打算說出這個故事。 之後,不管是對黑貓

外形的描寫,對虐待黑貓過程的描寫,亦或是對掩埋妻子尸體過程的描寫,犯罪的畫面歷歷在目,無一不讓

人觸目驚心,猶如身臨其境。
在坡的偵探小說中,敘述者「我」並非是故事中最主要的人物,而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毛格街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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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羅熱血案》《竊信案》都採用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進行敘述。 以《玛丽·罗热血案》為例,一開始採

用第一人稱引出偵探杜賓,敘述杜賓破案的整個過程,然後才介紹「我」在杜賓推理破案的過程中觀察到的

一切。 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的敘述使得整個破案過程像一個個畫面閃現,場景被切割、剪輯再組合,使讀者

獲得豐富的閱讀體驗,增加了故事的吸引力。

(二)
 

出其不意的光與影

光與影相伴而生,兩者不僅是繪畫、戲劇、攝影、電影等藝術作品中重要的視覺元素,還是藝術家傳達情

感、刻畫人物、營造氛圍的有效手段。 光與影在文學文本中的運用,不僅使得小說整體構造具有了畫面的流

動感,還增加了小說的視覺性。 在愛倫·坡的小說中,光與影的出現總是出其不意,為小說營造了神秘感。
在《亞瑟·戈登·皮姆的故事》中,主人公皮姆和皮特斯終於擺脫了當地土著人的圍堵,乘著一艘象征

重生的獨木舟繼續向南漂流,最終來到了一處由大量密集的白色粉末構成的瀑布前:「我們的船衝進了那道

瀑布,迎面一條縫隙豁然裂開,縫隙中顯現出了一個披著裹尸布的人影,其身材遠比任何普通人的身材要高

大許多,皮膚的顏色是像雪一樣的純白色」 ⑤。 这「披着裹尸布的人影」出現后就戛然結束了整個故事。 這純

白的身影顯然是向皮姆顯現的神的影像,正如《啟示錄》中,純白的神在七個燭臺的幻象中出現在帕特莫斯

的約翰面前,帶來了希望。
這描寫不禁讓人聯想起坡的另一部小說《死蔭》。 《死蔭》的故事發生在古地中海,由 Oinos(希臘語中

葡萄酒的意思)講述。 這一年托勒密城充滿了不祥的征兆和恐怖,尤其是籠罩在城市裡的瘟疫。 一个晚上,
在黑暗和沉重的氛圍籠罩中,七個人圍坐在一個大廳里,四面是高大的墻壁,等待著死亡的不祥擁抱。 大廳

中,對光線是這樣描述的:

七盞燈的火苗都又細又長,火苗暗淡而且一動不動。 燈光在我們圍坐的那張黑檀圓桌上形成了一

面鏡子,從那面鏡子中,我們每個人都看見了自己臉色的蒼白,看見了同伴眼中的萎靡不振和焦灼

不安。⑥

儘管七個人試圖用歇斯底里的笑聲和友好來掩飾他們的恐懼,但燈光反射在桌面上的光倒映出他們的

不安感。 這種不安源於第八位成員年輕的佐伊洛斯的不幸去世。 他們哀悼他的去世,而他籠罩著的身影似

乎在嘲笑他們假裝的歡樂,這加劇了聚會的悲傷氣氛。 佐伊洛斯的影子出現得尤其神秘:

就从歌声消逝的那些黑色的帷幔之中,走出一个模模糊糊、飘忽不定的影子———就像月亮刚刚升

起时可能映出的人的影子;但它既不是人影,也不是神影,也不是任何我们所熟悉的东西的影子。 它在

黑色的帷幔间哆嗦了一会儿,最后终于在黄铜大门的表面上附定就從歌聲消逝。⑦

這個神秘影子的出現,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在整個聚會上投射出一種不祥的存在,并從佐伊洛斯的位置

散發出來,阻止了他們的逃跑。 小說結尾以影子承認自己是幽靈結束。 在這裡,影子代表的妖精體現了一

種壓倒性而無情的力量,類似於猶太傳說中的死亡天使薩邁爾。 與傳統的對死亡生物的描述不同,《死蔭》
將影子呈現為一種不成形的、不斷膨脹的力量,它吸收了被它誘捕者的身份,無情地呼應著飽受折磨的逝者

的聲音,給讀者帶來了一種揮之不去的視覺和心靈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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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儘管愛倫·坡常被認為是最會寫恐怖故事的人,但他也有不為人知甚至被遺忘的一面,那就是他有著

優雅的視覺審美。 他對美的持久熱愛和對視覺藝術的豐富知識極大地影響了他的作品創作。 他將對視覺

性的多孔性著迷,運用到獨特的敘事結構和敘事話語中,不僅有效深化了創作的表達內容與深度,推動了讀

者的閱讀情感體驗,也為藝術創作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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